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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權「遊戲」：大陸女性「金屬黨」的 
聆聽與認同 *

劉暢之

摘要

1980年代以來亞文化中的性別結構開始受到突出關注，而金屬樂

正以其誇張的父權意識形態飽受爭議。本文通過對中國大陸多個金屬

現場的參與觀察及女樂迷的訪談，嘗試探索金屬樂全球化過程中大陸

女性樂迷的聆聽實踐與身份認同。研究發現，女樂迷常被金屬樂的「情

緒」、「力量」、審「美」所吸引而找到認同和歸屬感，但始終難以擺脫

「性與性別」的審視，其原因在於大陸女性金屬黨在日常及金屬場景的

「雙重邊緣化」，且金屬場域賦權又限制了她們。此外，除了關注「性別

化」的風格與「金屬樂認同」這一經典問題外，本文通過辨識大陸現場中

三種主要女樂迷風格：男性化風格、性感風格及潮酷的叛逆風格，認

為這些風格的交織，展現出青年消費文化下大陸金屬場景中相互纏繞

的文化與社交競爭，同時也暗示了某種混雜的身份與流動的認同，年

輕人對具體亞文化風格的忠誠不再是支撐場景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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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h with Patriarchy: The Listening and Identity 
of the Female Metalheads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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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der structure in subculture has begun to receive more attention 

since the 1980s, while heavy metal music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genre because of its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heavy metal, this study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listening and identity issues of 

female metalheads in Mainland China by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 It argues 

that those female metalheads are mostly attracted by the emotions, rage, power, 

and beauty in heavy metal, and therefore find their identity and belonging. 

However, since they are facing the “dual marginalization” from both daily life 

and heavy metal scene, they are troubled by “sex and gender” problems all the 

time; this scene empowers but also limits them. Apart from rediscussing the 

classic issue of sexualized style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ree main female styles 

in Mainland’s heavy metal scene: masculine style, sexy style, and the swag-

rebellious style. It reveals the interweaving of both cultural and social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youth consumer culture and suggests a 

mixed-liquid identity. The loyalty to a specific subculture is no longer the only 

thing that supports the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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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緣起

流行文化和女性粉絲相互滋養—主流的音樂趣味往往迎合女性

的浪漫想象，女性也因而狂熱追捧流行。即如McRobbie（1978）所

言，流行樂從不真正涉及音樂，而是被簡化為明星或偶像，它鼓勵女

性浪漫地看待偶像，並試圖培育一種女性文化和氣質。然而亞文化參

與中女性角色卻迥然不同，正如在伯明翰學派早期研究中可見的，女

孩在亞文化中往往只是居於從屬或周邊地位—無論是泰迪男孩、摩

登族還是摩托黨，女孩們似乎從未真正進入亞文化的核心，其角色的

寫照正是「摩托車後座上的乘客」（邁克爾．布雷克，2017：221）。具

體而言，在那些帶有明顯大男子主義色彩的亞文化中，男性特質

（maleness）常常被強調為一種解決身份認同的方案，並由於其父權的

本質，它要求男人對女人的控制關係，必須排除女性對男性權力和情

誼的威脅。

本文所關注的金屬樂場景（heavy metal scene）正是一個極度陽剛而

富有男性氣質（masculinity），具有高度排他性、認同感與歸屬感的亞文

化場景（Weinstein, 1991）。而林林總總的亞文化中，金屬樂之所以格外

引起本文注意，則正如Walser所指出，無論是通過視覺還是借由修

辭、或在粉絲的爭論中，金屬場景所影響的人們對男性氣質、性與性

別關係的理解和實踐都更明確地被展現和承認了，由此它或許比其他

文化形式更能向我們展示那些關於地位與合法性的衝突、對話和嘗試

（Walser, 1993, pp. 111–112）。毋庸諱言，其誇張的陽性風格和極端明

確的父權意識形態，使得女性作為陰性的「她者」進入註定是邊緣的（甚

至是對立的），這因此造成了兩種結果：一方面女性的參與似被凸顯出

來；另一方面在傾倒式的父權文化下，她們又彷彿是「隱形」的。

儘管金屬研究（metal study）在西方已有相當成果，但對大陸地區

金屬樂之專門研究卻屈指可數，而那些基於西方經驗的研究，亦無法

回應改革開放以來興起的大陸金屬場景。如所周知，金屬樂從來不是

中國的本土產物，其在大陸悄然發展時並無在西方誕生之初所具有的

工人階級傳統，亦未曾經歷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推動自身從搖滾中脫

胎、並不斷發展成今日形態的過程，卻幾乎是一躍成為了90年代初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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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中國搖滾的流派。但與此同時，其中的陽性文化與父權意識形態也

伴隨全球化浪潮一同滲入，蔓延到大陸的金屬樂場景和實踐中，並與

中國人的性別結構紐結一處，再生產出複雜的性別關係。

本文認為，音樂的意義並非直接投射給聽眾，而是一個充滿鬥爭

的複雜過程，最終它經由個體的生命體驗和感受力而生成。因此，金

屬樂之於女性群體的意義必須在現場的聆聽實踐中予以關注；同時，

還要傾聽女性自身是如何理解和訴說她們所參與的金屬樂文化。有鑒

於此，本文通過對大陸多個金屬現場的參與式觀察及與女樂迷的訪

談，嘗試探索，隨著金屬亞文化的全球流動和變異，在中國現代與 

傳統之間的在地語境和問題空間中，金屬樂及其場景中的父權意涵如 

何進入女性閱聽人的聆聽體驗，又如何影響了她們的文化實踐與身份 

認同。

文獻探討

辨識陽性

金屬樂最初從硬搖滾演變而來，儘管其亞流派眾多，音樂性的考

量不能一概而論，但總體而言，相比於傳統搖滾樂它通常是更大音

量、低頻厚重、高頻銳利的，節奏快速而鼓點密集，亦包含許多不和

諧音程，其編曲的靈魂則是極具攻擊性和力量感的Riff（連複段）。而

金屬樂唱腔中經典的黑嗓、死嗓等，長期以來是屬於男性支配的兇悍

喉音技巧。種種音樂上的躁動和失真，使它被樂評人認為是「在所有當

代搖滾中，最貼近暴力、攻擊、強奪和殺戮的流派」（Bangs, 1992,  

p. 459）。而作為深度男性氣質化的流派，絕大多數金屬樂隊自然由男

性主導，全男子樂隊更是常態，其表演者通常有明顯的視覺突出，如

赤裸上身、長髮、緊身褲等，強調對身體的展示和炫耀，表演風格狂

躁、粗獷而充滿支配欲與男性荷爾蒙。

金屬樂在歌詞中也往往高唱雄性編碼主題以營造一個男性中心的

世界，包括：混亂、霸權、戰爭、革命、兄弟情誼、殺戮、死亡、生

命、宗教、神話、憤怒、酒精、性、欲望、政治、歷史、社會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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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逸瑄，2014；Rafalovich, 2006）。而由於女性被視作男性的欲望來

源，可能導致男性失控和兄弟情誼破裂，因此金屬樂議程中一個長久

以來的重要主題便是如何解決「來自女性的威脅」，其策略體現在文本

上就最終成為一種對女性不在場、完全由男性支持和連結的完美世界

的表達，從而徹底否定了性別焦慮（Walser, 1993, p. 110）。此外，即使

女性出場，也常面臨被物化、妖魔化，1 或是對其描述更加偏向性而非

情，同時可能伴隨著男性作為被引誘者的受害與犧牲敘事。2 而這類極

具魅惑力的女性形象，一方面無疑可以激發欲望、吸引男性成員，但

另一方面這種性興奮也正是為了進一步提醒為何對女性的驅逐、及對

厭女情結的強調是必要的：女性形象越是有誘惑力，其對於男性控制

的威脅就越大（Walser, 1993, p. 116）。

最後，陽性風格的傾倒性更體現在了樂迷中。在西方其最主要的

聽眾為工人階級白人男性，3 
Frith和McRobbie（1978）最早在他們的文

章中劃分了「搖滾與性」的研究領域，並辨識出Robert Plant的陽性風格

（masculine style）和Thin Lizzy的陽具搖滾（cock rock），他們指出陽具

搖滾很明顯是關於男性的表演，Hebdige（1979；轉引自Brown, 2011）

則認為這是「一種嬉皮士哲學和足球場看台上男性氣質的奇妙混合」。

樂迷們是「穿著裝飾著鉚釘和布貼的丹寧服飾，頭髮長且狂野以便在他

們跟隨音樂甩頭時自由擺動」（Cashmore, 1984），而這些「長髮、穿著

牛仔服的男性隊伍……消費著大量的啤酒，彈著空氣吉他以向正在舞

台上表演的另一個自我致敬」（Chambers, 1985）。金屬樂迷所主導正是

一種與音樂風格極具內在一致性的陽剛、強硬、攻擊性的互動風格

（Krenske & McKay, 2000; Weinstein, 2000），場域內事實上生產了一種

「金屬慣習」(metalhead habitus)，它強調個人主導和地位競爭的性別表

演（Miller, 2016）。

由此，金屬樂表演者、男性工人階級粉絲、以男性自負和厭女症

形式呈現的集體狂歡，被挂靠到了一個彼此關聯的鏈條上（Brown, 

2011）。金屬樂的風格本質上是正隸屬於其男性受眾的風格，它公開展

示性別自負的各種符號和儀式，打造了一個雄性的神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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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參與

壓倒性的男性氣質無疑將使女性顯得被動和邊緣，如果金屬樂現

場被比喻為「足球場」，那麼女性樂迷的處境顯然也與看台上零星的女

球迷有相似之處，即她們都面臨在陽性群體中的實踐與認同問題。
Walser（1993, pp. 131–132）認為，女性金屬樂迷之所以能認同並進

入到男性力量的文化，是因為之中媒介是音樂，而音樂是難以觸摸和

管制的。然而由於金屬樂對陽剛與力量的強調，樂迷十分鄙視任何 

類型的脆弱，包括任何被視作「娘」（sissy）和「女性化」的事物（Hill, 

2011），女性的進入因此由於其生理的陰性特質，面臨種種矛盾又敏感

的處境—例如，她們總是採用，但經常是迫於採用，攻擊性的行 

為方式和穿衣風格（Krenske & Mckay, 2000; Leblanc, 1999）。呂逸瑄

（2014）的研究也揭示了台灣女金屬樂迷內部的審核機制，即以「專業

性」和「男性化程度」作為篩選合格樂迷的標準，雖關於「男性化程度」

樂迷間還存在觀點分歧，卻仍反映了金屬樂中性別和認同問題的尖銳。

儘管眾多研究聚焦場景中女性適應和接納攻擊性男性氣質的困

難，一些學者卻開始反思前人對此的刻板印象。Dawes（2013）認為，

借由觀察具體的身體實踐，或許可以使人們超越對於女性金屬粉都非

此即彼式的理解。Riches（2015）通過檢視女性在狂舞區（mosh pits）中

的參與，發現女樂迷不斷通過動態的身體越軌、浸入行為，拒絕和挑

戰她們在空間和場景中的邊緣性。Miller（2016）也指出許多女性似乎是

在利用和享受這一以不同的方式展演性別的機會，她認為金屬樂迷們

通過兩個過程發展了自己的性別慣習：個體首先被吸引到性別行為傳

統和他們自身一致的場域中；隨後，場域的行為傳統鼓勵特定的性別

實踐—多位女樂迷表示自己的攻擊性傾向要早於她們進入金屬粉

都，現場觀察中許多女樂迷也正像男樂迷一樣行動：大量喝酒，開粗

魯玩笑，並一頭紮進狂舞區。然而，由於樂迷在金屬場景中的地位事

實上取決於如何恰當地「做性別」（doing gender），Miller指出女樂迷的

大男子主義氣質仍是處於一種自由和強制之間的狀態而被表現的。與

之相似地，Savigny和Sleight（2015）通過揭示金屬音樂節如何使得女性

逃離主導性父權結構、卻同時又令她們在男性樂迷同輩中受限，亦表

現了女金屬黨的複雜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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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搖滾、金屬場景及其迷群

西方金屬場域作為明確的雄性世界，已是學術界的共識。而隨著

金屬的全球旅行，其陽性文化一旦落地，就無可避免地要與在地的性

別傳統、政治及社會現實碰撞交織。

中國搖滾誕生在80年代這一「後文革」與「改革開放」雙重歷史身份

交疊的特殊時期。Jones（1992）通過二元對立通俗歌曲和早期地下搖滾

樂，賦予中國搖滾政治色彩濃厚、商業化程度低等特徵。但這種觀點

忽視了音樂的動態變化， 且支持了搖滾的神秘性（de Kloet, 2001,  

p. 40）。而通過將搖滾看作一種話語，de Kloet（2005）援引了Appadurai

的「堅固的文化形式」（hard culture form）概念，認為搖滾在全球化的同

時，包含著一系列難以撼動和轉換的西方價值觀、意涵與具體實踐，

這就是為什麼「無論在聲音還是形象上，北京的硬搖滾樂手與其雅加達

或西雅圖的同行都有著驚人相似之處，一樣的皮夾克、長髮、台上台

下出人意料的不羈」。他還指出（2005; 2010, p. 26），搖滾本質上就是一

種神話，「它是原真的（authentic），同時也是亞文化的，男性氣質的，

反叛的和（反）政治的」，而「中國政權中顯然的威權特徵毫不意外地完

美激發了搖滾神話（rock mythology）再生的想象」。

當搖滾進入中國時，30多年的西方搖滾積累幾乎同時擺在了中國

音樂人面前。但重金屬的美學無疑是看起來最符合「搖滾神話」（de 

Kloet, 2010, p. 55），當時甚至許多人認為只有重金屬才能算得上是搖

滾樂，並有一些音樂人談到最初是被金屬樂的「硬」、「躁」、「音響失真」

吸引，這和他們小時候學習的那些愛國主義革命歌曲完全不同（Wong, 

2011）。由此，重金屬最終幾乎統治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國搖

滾第一階段（王黔，2015）。但其成功顯然不僅僅來自音樂人的偶然選

擇。由於十年文革造成的「性別壓抑」甚至「性別抹殺」，直接導致了80

年代對性別差異化和性別表達的強烈需求。同時，改革開放後大量外

國和港台流行文化製品進入大陸，更多年輕人逐漸接納強調力量和攻

擊性的男性氣質類型（Wong, 2011）。此外，對從文革的相互告密、壓

迫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搖滾人而言，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迅速

增長又使得人情關係疏離（Wong, 2011），亦導致「兄弟情誼」這樣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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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和場景極具吸引力。於是，當重金屬充滿雄性能量和破壞感的音符

出現時，很容易理解它何以激起青年們的巨大熱情。

儘管早期中國搖滾幾乎是簡單全面地模仿了西方搖滾的一切（王

黔，2015：69），但由於「搖滾神話」對原真性的要求，同時90年代民

族主義抬頭、並潛在地又作為了一種商業策略—多重動力下，中國

音樂人開始尋求搖滾的中國本土身份。其中，「唐朝」無疑是當時探索

「中國性」（Chineseness）的代表性金屬樂隊，一方面他們在編曲中加入

傳統樂器，並在歌詞中使用唐詩的形式；另一方面則建構了一種「文武

雙全」的傳統男性氣質，並喚醒了古代英雄的形象，傳遞《三國演義》式

的「兄弟情誼」及古老「俠客精神」（Wong, 2011）。顯然，在以「唐朝」為

代表的關於「中國性」的努力中，儘管其歌詞形式、歷史化的主題等看

似極具本土特色，但內核卻依舊是英雄敘事、男性中心的。由此看

來，大陸金屬幾乎是立刻適應了西方金屬樂的深刻的陽性氣質和父權

內涵，或可說是東西方父權一次和諧的「相遇和相認」。而處於東西方

父權文化相互交織和映照下的大陸金屬迷群生態，在自身陽性風格的

壓倒性上，亦如同西方的一個「東方副本」。

不過，傳統重金屬的統治局面於90年代中後期便很快結束了（詳

見de Kloet, 2010, p. 54），朋克為首的其他亞流派成為年輕人的新

歡—而「神話」魔力消散的同時，新一代大陸金屬在世紀之交開始

以一種總體邊緣而內部繁榮的方式發展。包括新金屬、黑金屬、死亡

金屬等新興流派的樂隊不斷成立，諸如「扭曲機器」等樂隊開始在北京

展露頭角（de Kloet, 2010, p. 55）。此外，這一時期亦出現大量金屬樂

的專門網站，《極端音樂》、《重型音樂》等雜誌發行，「號角唱片」、

「Dying Art」等金屬廠牌也紛紛成立，這都使得中國金屬樂打開了新局

面。至於近十年以來，則受惠於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特別是越來

越多的音樂節事實上為許多樂迷提供了接觸、並將金屬樂延伸到其日

常聆聽中的最初可能性—雖然金屬相比於其他流派仍較邊緣，但這

些增長之中的聆聽通道還是使其近年在大陸音樂市場中「再度顯現」，

更具辨識度的金屬樂迷也從一般視野中複雜曖昧的搖滾樂迷中分化出

來、越發「可見」，而這也就包括了頻繁出入各種金屬消費場景的女性

樂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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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注意到，新一代女樂迷乃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和「獨生子女

政策」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在現代化轉型和消費主義增長的大環境下，

她們是處在傳統和現代的張力之中的女性，「被鼓勵放縱自己，又被期

許嚴格對待自己」（Zheng, 2016, p. 25）—一方面，傳統家庭主義的影

響逐漸弱化，作為「獨生女」，她們獲得了許多中國傳統性別秩序下女

性不曾獲得的「特權」和掌控力，新的女性主義話語也開始在更多的消

費、文化和政治行動中體現。然而另一方面，正如Dyhouse（2014,  

pp. 2–3）指出的，性別道德如今仍然存在著雙重標準，女性要承受更多

性別暴力，而諸如「女孩力量」（girl power）、「賦權」、「選擇」、「自由」

等虛假的解放話語實際上起到的是一種烟霧彈的作用，它模糊了更深

層的不平等和壓迫。Zheng（2016, pp. 109–113）在對上海年輕女性的研

究中也發現，雖然中國家庭領域中父母權威和權力下降，傳統中國家

庭主義在現代的生活方式中看似極大減弱，但根本上，這種家庭主義

和價值觀還是大大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和行為。

無疑，女金屬樂迷的亞文化參與乃是嵌入在以上情境中的，理解

她們亦有助於透視城市新女性主義的話語表達。然而卻少有對她們的

學術書寫，且基本限於對「果兒」這一特殊群體的膚淺關注。而那些缺

乏聆聽的敘述，則使得她們主體性和感受力，進一步融化在男性主導

的迷群背景中而不可見。

因此，在釐清了大陸女性金屬樂迷的社會場景後，本文嘗試通過

調查和經驗分析探索並回答以下問題：

一，女性金屬黨在大陸金屬樂現場中能見度如何？她們是否呈現

為可識別的「風格化」存在？又呈現出怎樣的參與樣態？

二，金屬樂是如何進入她們的聆聽體驗的？其聆聽感受與金屬樂

如何對位，有無特殊之處？其中吸引她們的究竟是什麽，應當如何解

碼這種吸引？

三，對於進入陽剛文化的女樂迷來說，其「女性身份」與「金屬黨身

份」的交織給她們帶來了何種身份體驗？如何理解她們在金屬場域內外

的身份認同問題？由此，又應如何看待大陸金屬場景中與「認同」問題

息息相關的「風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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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研究從2016年底開始正式對南京和

上海地區的多個金屬樂現場進行參與式觀察並撰寫田野筆記，主要場

館包括南京OLA Livehouse以及上海MAO Livehouse、梅賽德斯－奔馳

文化中心，觀察內容主要包括以女性為重點對象的樂迷之外形風格、

空間站位、現場的參與和交流等顯見活動，亦包括男女比例等等。此

外，對於現場慣例和狀況的描述還將結合我過往參與其他金屬樂現場

的經驗。

除田野觀察外，研究還於2017年年初分別與十位女性樂迷進行了

一對一的深度訪談。由於女性金屬樂迷在現實中的分散和零星，受訪

者主要為通過百度貼吧、豆瓣、網易雲音樂及新浪微博等具社交功能

的平台所徵求到的。受訪者年齡最小為16歲，最大為29歲；學歷從高

中至大學專科、本科皆有涉及；地區分佈在大陸各省份或直轄市；金

屬樂聆聽史最短兩年，最長十一年。所有訪談皆在線上進行，根據受

訪者方便之通訊方式，訪談工具為QQ、微信、微博和電子郵件，獲取

資料皆為文字。本文以匿名方式按受訪次序為訪談對象編號，受訪者

具體背景資料如表一所示：

表一 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

受訪者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所在城市 金屬樂聆聽資歷 訪談方式

A 20 本科 學生 山東濰坊 10年 QQ

B 26 本科 計算機系統分析 廣東廣州 11年 電子郵件

C 22 本科 學生 黑龍江 
哈爾濱

7年 微信

D 18 高三 學生 遼寧營口 2年半 微信

E 23 本科 活動執行 廣西梧州 7年 電子郵件

F 29 本科 服裝設計 上海 4年 微信

G 22 專科 遊戲原畫設計 廣東廣州 4年 微信

H 23 本科 自由職業 
（航拍、牆繪） 江蘇南京 8年 微信

I 16 高一 學生 北京 2年 微信

J 18 專科 學生、調酒師 江蘇南京 4年半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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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以半結構式訪談提綱為依據，基於但不限於此，即會根據受

訪者給出的回答進行彈性調整，包括調整提問順序、變換問法、去除

問題或追問，以適應不同訪談者的經驗和實際訪談過程。提綱主要問

題整理如表二：

表二 半結構式訪談提綱

問題類型 具體問題

接觸與聆聽 何時以何種方式接觸到金屬樂？初次聆聽的感受如何？
當初在怎樣的情況下越聽越多、成為樂迷？
這種音樂中最吸引你的是什麽？

最喜歡的金屬樂風格是哪種？
是否存在風格偏好的變化？對於極端金屬的感受如何？

現場 是否去現場？
有一起看現場的圈子或朋友嗎？
去現場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麽？

在現場的一般站位是？
會在現場做什麽？是否參與pogo、mosh、死牆等？
去現場會如何打扮？為何這樣打扮？ 
你如何看待金屬現場中穿著性感、妝容艷麗的女孩？

你認為現場不均衡的男女比例會造成某些影響嗎？
你會主動融入現場男性金屬黨中嗎？
你覺得金屬樂現場對女性友好嗎？

認同 你身邊是否有同好？
會與周圍的人分享金屬樂嗎？
身邊人對你聽金屬樂的態度為何？你又如何看待他們的看法？
你覺得自己是個外顯的金屬樂迷嗎？聽金屬是否讓你感到與眾不同？

你認為怎樣才算一個「真正的金屬黨」？
是否會有意無意區隔你心中的「偽金屬黨」？

介意別人強調你是女金屬黨嗎？
何時你會強調自己的女性金屬黨身份？
在金屬樂中哪種境況下你會特別感知自己的女性身份？
你認為聆聽金屬樂對自己的女性身份意味著什麽？
你認為作為女性金屬黨在他人目光中可能意味著什麽？

總結式問題 金屬樂對你有哪些影響或改變？

金屬樂對你而言和其他音樂有什麽區別？
現場或金屬樂本身，是否會讓你有邊緣感或歸屬感？
分別用一個詞來形容金屬樂與金屬樂迷，會是什麽？ 

一些研究指出金屬樂帶給男性的歸屬感來自「力量」，作為女性你是
否也體驗到「力量」，你如何看待這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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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現場

空間與站位

金屬現場通常在Livehouse中進行，樂迷站在舞台下方觀看演出。

然而無論何種流派的金屬現場，性別比例總是肉眼可見的男多女少。

那些識別度極高的女性金屬樂迷往往站在場地中間區域並盡量靠近舞

台，甚至擠在最前排；而總體來看，現場多數女性的一般站位更傾向

於場地左右邊緣或偏後方，這些女性在現場各種樂迷實踐中的活躍度

亦不如場地中間和前排的男女樂迷。

然而，這種站位並非總是一成不變的。在那些極為擁擠的現場，

由於女性身高相比於眾多男性金屬黨較矮小，她們因此需要在推搡的

人群中不斷移動以確保自己總能找到一個恰好看清舞台的站位，儘管

這種移動可能會帶來對其他樂迷的干擾。而對於另一些女樂迷來說，

從舞台邊緣不斷融入人群中央的過程，則更像是由於隨著演出的進行

她們的熱情和歸屬感被逐漸調動起來，其在現場的活躍度也隨著身體

在迷群中的滲透而不斷提升。在那些人群較為鬆散的小型現場，則有

另一種值得關注的站位變化，即女孩們幾乎僅在拍照、拍視頻時，才

從原先較邊緣位置來到場地中間，拍完後又輕鬆地退回邊緣。

外形與風格

相比於男性通常僅穿著樂隊團T表明樂迷身份，女樂迷的裝扮則較

為多元：同樣身著團T，妝容上呈現為放大的女性化（紅唇、煙熏妝

等，多見於歐美系妝容）；也偶有極度女性化，身體暴露面積較大、妝

容濃豔而呈現出對於外國性感風格的誇張模仿；與之完全相反則另有

一些極端男性化的女樂迷，抹去自身女性特質，剪超短髮、甚至剃寸

頭。這些都是大陸金屬場景中最常見的顯性風格，然而需指出的是，

儘管傳統的金屬場域被認為極端排斥女性氣質，以致最典型的女樂迷

應該是「男孩子氣的」（tomboyish）（Miller, 2016），但大陸現場中性感風

格樂迷卻顯然遠遠多於男性化風格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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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此之外，現場中又逐漸浮現一種在金屬樂認同中意義模糊的

著裝風格：儘管她們身著黑色服飾，但若不是常服，其風格就是偏向

「潮」或「酷」（如印有戲謔文字的黑色文化衫）。在南京的某次現場中，

我與現場唯一穿著團T的女樂迷交流時，這位來自北京的重度樂迷就指

出，「我發現南京這裡樂迷好像都沒有人穿團T，都是穿潮牌兒比較

多」—團T作為樂迷身份的重要辨識依據，可以說是金屬現場的「制

服」，北京女樂迷的發現無疑表明了這一外在聲明的必要性，以及時刻

發生在粉都內部的辨別與區隔。但這些以戲謔性文字或圖案為裝飾的

服飾，表現得卻更傾向於只是一種叛逆的風格，而非金屬樂認同，由

此似乎更適合出現在搖滾或朋克現場。

概言之，那些從外形上可被辨識的金屬女樂迷，通常衣著、妝容

以黑色為主調，但團T、金屬妝等黑暗系妝容、鼻環、唇釘等則是更為

具體明確的特徵。而除了那些身著常服的女性外，我認為大陸金屬樂

現場中的女樂迷主要有三種各自突出而足以被區分的風格，即性感風

格、男性化風格和潮酷的叛逆風格。

身體與交流

現場樂迷身體參與的音樂實踐主要有兩類，一是個體性的，如舉

「金屬禮」手勢、甩頭、pogo；二是金屬樂特有的集體實踐，包括更為

暴力和進攻性的mosh、「開火車」、「死牆」等，然而女性由於體型和力

量相對弱小，在其中很容易受到衝撞傷害，這因此限制了她們的參

與，大多只能站在狂歡群體的邊緣。一般情況下，站位在前排或場地

中央的女孩在個體及集體實踐中都往往有更高的捲入度；而站位相對

邊緣的女孩則通常安靜地看完演出，很少參與樂迷實踐，儘管或有身

體隨節拍的晃動。

而由於金屬場景的全球流動，或許有更多非經典型、卻於在地觀

察中表現出典型化趨勢的聽眾類型及行為也應被納入討論—其中最

引我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三兩結伴的女孩群體，這些女孩很少穿著團T

（而那些穿著團T的顯性女金屬樂迷卻總是獨自前來），亦無其他可辨識

的金屬黨特徵，純黑T恤或黑色文化衫是她們融入迷群背景的主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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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甚至有時她們也會穿著一些十分女性化、但又並非性感的服飾，

彷彿是去參加閨蜜的聚會而誤入了金屬樂的現場。她們形成的景觀雖

不是大片的，但在被認為樂迷緊密度極高的金屬場景中，卻因其風格

的不協調而被突顯出自身的存在。她們多選擇站在場地中間地帶，幾

乎不分開且不時表現出相互的照顧，儘管在Livehouse中需要非常努力

才能聽見彼此，她們依然保持著間歇的交流。這些女孩區別於那些站

在場地邊緣的安靜樂迷，她們的參與總給人蠢蠢欲動之感，卻又不像

那些典型樂迷般極其投入地甩頭或pogo。其中有個別極為活躍的成員

會參與到「開火車」、甚至和男性的mosh中—但總體而言，她們是

以相對溫和保守的實踐方式參與現場的集體儀式，而外在反應上則表

現出一種彷彿是參與遊戲的快樂。

聆聽

情緒：不必好聽

金屬樂在自身大部分流派中表現為一種躁動、極端的音樂風格，

如前所述，許多女樂迷是在音樂節才第一次接觸金屬樂，她們此前從

未聽過、或從未喜歡過重型音樂，但第一次聆聽時卻「整個人燃起來

了」（受訪者F）、「從營地區一下子蹦起」（受訪者 J），接收的瞬間給了

她們很大的衝擊力。受訪者F指出，她最初的感受是「比較嗨，並不覺

得好聽」—這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即金屬樂與女樂迷感受力之間的對

應是多重的，其吸引力與區別於日常的聽覺體驗、壓力的釋放和宣泄

感等直接關聯，而由於這種情緒上的感染和力量，它在音樂上甚至可

以不必是「好聽」的。儘管一些樂迷進一步接觸金屬樂後找到了更好

聽、更有旋律性的分支流派，但「好聽」仍不是吸引她們的必要因素。

一開始完全接受不了重金屬，後來因為學習上的壓力，覺得聽金

屬樂特別發洩，就慢慢越聽越多了。（受訪者E）

早期是交響旋律金屬，慢慢越來越重，後來也又一方面是因為壓

力大，內心壓抑無處釋放，很重的金屬讓我內心猶如洪水和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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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爆發出來……剛開始並不覺得好聽，在某個特定環境下，由

於情緒的變化自然而然的去聽這種重金。金屬的嘶吼，感覺好像

是在代表我內心深處的嘶吼憤怒一樣，替我發洩出內心的壓抑。

（受訪者F）

而通過替代性地幫助女樂迷們宣洩壓力、面對痛苦，聆聽金屬似

乎呈現出了積極的意義，而非外界通常的負面、消極看法。正如受訪

者E指出的，是「在頹廢抑鬱的時候有個同樣黑色頹廢的陪伴」，金屬

樂在此真實地提供了一種認同，借由其極端的音樂形式，使她們在這

個場域中獲得的卻恰恰是救贖和解脫。

他們裡面抒發的感情都很真實，無論是寫自己無助黑暗的內心想

法，還是對社會的不滿，我記得我第一次聽Fade to Black，solo一

出來我就哭了……其實我內心有一部分是陰暗的，和我初中輕度

抑鬱症有些關係吧，現在雖然好了，但是我的一部分還是當時的

我，改變不了，金屬一部分歌曲，就是很直面內心掙扎痛苦扭曲

的自己，完全的用 riff 歌詞，包括主唱的唱法表現出來，這是我平

時不敢暴露出來的，我還想維持正常的自己，所以在這些歌裡能

得到釋放。（受訪者C）

大概三、四年前，十分鬱悶並且懷疑人生的意義，這時我聽到了

Ankhagram、Broken Moon、Gris等幾支黑金屬樂隊，當時的感覺

就好像得到了拯救一樣。聽著這樣的音樂彷彿領悟到了生命的奧

義。很神奇，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真的就發生了。從此我就從

抑鬱中走出來了，聽「抑鬱黑」治好了抑鬱。（受訪者E）

樂迷在回答我關於「用一個詞來概括金屬樂」的問題時，有將其比

作「生命」（受訪者A）、「曙光」(受訪者C），也有人稱其為「強效迷幻藥」

（受訪者 J）—金屬樂令她重獲「求生欲」，是她的「毒品和武器」。女

樂迷們正是借由這種音樂反抗或逃離生活，而摘下耳機、離開現場，

再次回到生活中，她們則又因金屬樂而得到一種過渡和緩解，從而繼

續生活、與日常更好地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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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我最起碼沒有那麼渾渾噩噩，像是有什麼目標，什麼動力

拉著我生活……沒有這種音樂作為釋放，我可能早就不是現在的

我了。（受訪者C）

我在特別低谷的時候聽金屬就會覺得很有動力……平時的生活對

我來說是個緊張又危險的地帶，金屬是我的毒品和武器，就像大

部分人做的一樣用毒品麻痹自己假裝很有信心，然後再拿起武器

對抗咯。（受訪者 J）

審「美」

由於競爭性地位展示乃是金屬場景中的常規，樂迷們經常攀比關

於金屬樂的知識和品味（Miller, 2016）。然而女性樂迷的特殊之處在

於，儘管她們也參與「知識競賽」，但相比於多數男樂迷品味中對「兇

狠」、「躁」、「速度」、「攻擊性」的趨之若鶩，女性受訪者們則更多表達

了對於審美體驗的關注。

有多位受訪者表示，在聽金屬之前她們接觸是朋克樂，而受訪者F

認為「朋克沒有金屬有內涵」，受訪者H指出金屬樂從朋克中的吸收就

像是「本來在街頭亂吵吵的青年慢慢成了正規組織開始讀了點書，認真

的思考了起來」，即她們都認為金屬樂是更富內涵、進化和高級的；亦

有受訪者表示是經由最初情緒上的宣洩和對抗感，慢慢轉向了傾聽金

屬的音樂性本身，而這種音樂內部的多元審美（如受訪者D）、「感情的

表達和接受上面沒有疆界」的包容性（受訪者B），使得她們對於金屬樂

的聆聽絕不局限於充滿男性氣質的「速度」和「躁」：

一開始最吸引我的就是宣洩啊、憤怒啊，與現實世界對抗啊這種

感覺……聽金屬樂之後也是覺得打開了一個音樂的新大門吧，在

這之前我就覺得大部分的流行音樂都不好聽。而金屬樂是一種注

重旋律和演奏技巧的音樂，以此營造一個富有幻想色彩的世界。

大概就是這一點最吸引我。（受訪者E）

有時候看有些碟的測評，要麼是認真的各種這個 riff那個 track，要

麼就是「牛逼」、「噪」、「狠」，可是北歐好多非常棒的樂隊，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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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男神的Burzum，真的聽起來首先是美，抽象點說比較像他們

的海水、大片的雪地，很隱忍的力量。（受訪者H）

薩拉．桑頓（2011）通過借鑒Bourdieu提出了「亞文化資本」概念，

從而將流行的區隔作為一種資本來討論，她認為年輕男女的收入和消

費差異導致了亞文化資本中的男性偏見，而在文化上是否能屬於男孩

因此成為定位亞文化等級的一個標準—金屬樂作為亞文化意識形態

與父權意識形態深刻勾連的場域，男性偏見更加被公開承認並視作規

則和通行證，可以說，相比於男性似乎天生即可歸屬其中而不必遭受

質疑，女人則必須要證明自己。因此亞文化資本，在這裡首先體現為

「專業化」程度，包括音樂的品味和現場實踐規範，對女性來說可能比

對男性更重要。且正如前所述，樂迷的品味不要求「好聽」，一般意義

上的「好聽」作為文化工業對耳朵的馴化恰恰是需要質疑的，「不好聽而

聽」，除了與「情緒」的意義相連外，或許也正是被用以暗示了女樂迷在

聆聽與實踐中的主體性。此外，相比許多流行樂的女性粉絲聽音樂時

產生的是「癡迷偶像」的行為，金屬女樂迷對音樂審美的看重，一方面

實現了自身與其他女性的區隔，但同時也更是融入這一男性主導場域

中地位獲准和競爭的要求。

聽見「力量」

好像最開始是聽到了唐朝，那會兒應該還是個民謠、土搖，覺

得，啊，這是金屬啊，好像更有力量一點，15歲左右，一個中二

的需要力量的年齡。（受訪者H）

「力量」，或許是在訪談中被提及頻率最高的詞，以致詢問「用一個

詞來概括金屬樂」時有四位樂迷不約而同以「力量」回應。那麼這種「力

量」與女性的日常感受力究竟如何對應？受訪者H認為，聆聽金屬樂賦

予她的是一種對抗的力量，「好像是在對抗虛無」；受訪者E則指出自己

總會在「過了一天麻木生活的時候」去聽金屬樂，「因為它給予我們現實

生活中沒有的浪漫幻想」；而對受訪者B來說，金屬的力量似乎體現在

它聚集和升華日常的能力上，「聽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平時比較稀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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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在集中、噴薄」；安全感和陪伴同樣是女性樂迷感受力中極為重要

的一環，受訪者C談道「曾經的過往讓我變得內心很沒安全感」，因此

金屬的「力量」於她其實就是「庇護感」。由此，金屬樂就如同「保護傘」

般，為這些各具個性的女樂迷提供了主流外的容納之處。

然而，由於金屬場景的陽剛本質，這種「力量」與男性氣質、父權

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忽視的。一些女樂迷的確認識到力量中的男性

特質，但她們依然是認同的，受訪者C就表示，力量帶來的「男性體驗

更多是自我自信的充盈，讓自己覺得強大」，她認為自己「性格偏男性

化」、「玩金屬的都是真漢子」（而韓流則很「娘」）；再如，受訪者E談

到，自己心中「是住著一個英雄少年的」、「女生同樣有英雄夢」。金屬

樂中的陽性文化、宏大詩篇和英雄主題，儘管極具男性氣質，卻或許

正與她們的心理訴求和文化向往相吻合，甚至可能為其原始性別傾向

提供棲所，而這種歸屬感是在日常的主導父權結構下其生理性別身份

所難以獲得、也不被鼓勵的。

我性格比較偏男性化的，這種音樂的宣洩方式能讓內心得到很好

的釋放的感覺，韓流我真的沒碰過，就是覺得那種很「娘」，我自

己都看不下去，但是玩金屬的都是真漢子。（受訪者C）

我很喜歡這種陽性文化……這種歸屬感大概是源於我對英雄史詩

的崇拜。有人說「每個女孩子的心中都住著一個林黛玉」，但我的

心中是住著一個英雄少年的……就像男生會有公主夢，女生也會

有英雄夢一樣，我並不認為我的性別局限了我的愛好。（受訪者E）

認同

「酷女孩」：「男性化」還是「反傳統女性」

許多聽金屬樂的女孩都會被形容為所謂「酷女孩」，訪談對象們喜

歡「酷女孩」，亦希望成為「酷女孩」，這往往意味著在思想和身體上對

傳統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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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F表示自己曾是超短髮，這受到了一些在形象上反傳統的女

明星的影響，而擁有和她們一樣的「超短髮」或意味著一種身份的授

權，通過將從偶像處流出的「反傳統」、「獨立女性」的意義與自己對

接，也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社會認同：

以前我是超短髮，比寸頭長點……比較喜歡酷女孩，超短髮酷，

喜歡的明星留過那種短髮。我也喜歡酷一點，我長得也像男孩。

艾瑪、周迅，他們都留過男孩子一樣的超短髮，我喜歡這類女明

星……以前我有些女權、獨立、個性、反傳統……我不喜歡女性

化的打扮，什麼緊身裙都不穿，穿垮褲掉檔。

然而，更多的女樂迷表示，自己在日常中其實看起來與其他女生

無異。但她們總是被認為、同時也自認為「有個性」、「和周圍人不一

樣」、「特立獨行」等，這或許揭示了她們在思想上已然是社會性別建構

中的反叛者。受訪者H在談及自己為何迷戀黑金屬時所講述的《偽經》

中「莉莉絲」的故事，更是清晰地勾勒了父權結構下女性的「反叛」敘事

及其吸引力：

《偽經》有個說法就是，夏娃不是世界上第一個女人。大概是，上

帝先是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亞當和莉莉絲，莉莉絲慢慢發現自

己和亞當不一樣，就去問上帝，為什麼我和他不同，上帝說，因

為你是女人，亞當是男人，莉莉絲又問，為什麼男人比女人有力

量，上帝說這樣他就可以保護你啊，莉莉絲非常生氣，說我想要

自己的力量，於是跑出了伊甸園到了地球和撒旦結合，亞當找不

到莉莉絲就問上帝，上帝就使他沉睡，取出他的肋骨，造出了美

麗溫和的夏娃……我覺得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黑金給我的就是

莉莉絲的感覺！！

—黑金屬中的重要主題就是「反基督」，這種逆反表達的是對正

統的挑戰，撒旦更多「作為自我力量的象徵」（受訪者H）。而莉莉絲對

於「女性自我力量」的渴望，其反抗、背叛和逃離的勇氣，正是黑金屬

令受訪者感到興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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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儘管許多女樂迷認同金屬樂中的男性力量，但對陽剛文化

的迷戀並不代表女性就完全是父權文化的俘虜，而正因陽性文化對陰

性的拒斥，女性在金屬場景中才能大膽表達對於別處所提供給她們的

形象的反抗和叛逆—它可能恰恰是對過於陰柔的傳統女性身份的補

足。因此如果說迷戀陽剛文化的女性其是趨向「男性化」的，那麼是否

可以將之轉換為「反傳統女性」的努力來認知？兩者看似一體兩面，在

深層的內涵上卻又大有不同，由此「男性化」風格背後就不僅僅是理論

家們所言的「父權意識形態」，更與女性對自我力量的追求相連。

邊緣感與歸屬感：「金屬黨」還是「女金屬黨」

由於金屬樂的音樂特點，大多數女性金屬樂迷生活中都少有同

好，甚至音樂品味根本不被理解，因此帶來的身份標籤亦會使她們遭

致非議：

音樂對一個人沒有性別之分，可是在別人眼裡的確會被另眼看待，

一個聽金屬的女生，在女生裡就已經會被另眼看待了。（受訪者J）

周圍人都搞不懂我為啥聽這個……我舍友都是覺得，這麼好一小

閨女咋聽這玩意，晦澀難懂鬼哭狼嚎的。對我聽金屬想法最大的

是我爸媽，罵我到現在，我也死不悔改，他們大概也接受了。不

過他們理解的很偏，跟別人討論教育孩子的時候他們總是誇大金

屬的陰暗面，說我整天聽入地獄魔鬼撒旦啥的。（受訪者A）

父母和保守的人，肯定會有偏見，覺得這種是噪音，把人的性格

都聽壞了，覺得我會學壞。我前前男友特別保守，就是我聽搖滾

音樂，對我有極大偏見，然後說什麼三觀不一樣最後分手了。（受

訪者F）

面對同時來自傳統的父輩亦來自同輩的不理解，她們的策略通常

是不解釋、不提及（受訪者C、F），甚至隱藏—「我隱藏的很好，沒

人知道我聽金屬，否則她們會嚇到吧」(受訪者D）、「我也是裹個長大

衣露出臉說句我走了就跑，回家也是迅速說句我回來了就跑進廁所洗

澡蓋煙味」（受訪者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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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一方面為「邊緣感」所困擾，但另一方面音樂品味上的邊

緣化又似乎正是她們所需要的，即「邊緣感」參與了她們的自我認同並

成為重要的定位依據—而「邊緣感」一詞我認為也可被替換為「有個

性」、「特立獨行」、「與眾不同」的自我評價：

自豪，追求一種與眾不同，這點還是沒變其實，還是喜歡邊緣

感。（受訪者H）

我就是喜歡帶著耳機聽歇斯底里，表面做一個正常人的感覺，我

恰好很喜歡邊緣的感覺，邊緣感越強我心裡的求生欲越強。（受訪

者 J）

出於這種對「邊緣感」的追求，一些女樂迷完全不介意「金屬黨」的

標籤，正如受訪者H坦言，自己曾是「穿著打扮也好像不告訴別人我聽

金屬不行一樣」，畢竟相對於在日常中作為「女金屬黨」邊緣體驗，金屬

圈還是有「歸屬感」的，是她的「烏托邦」。

然而，進一步深入金屬場域，包括受訪者H在內的許多訪談對象又

明顯地感覺到了性與性別對金屬／搖滾圈的切割：女樂迷在男性金屬黨

眼裡常被預設為是音樂感受力、專業度低下的，「天朝很多直男金屬黨

總覺得女的就是瞎湊熱鬧啥都不懂」（受訪者H），受訪E則指出自己有

多次與其他樂迷交流和發資源的時候被直接默認為男性的尷尬經歷。也

就是說，女樂迷們其實在場景內部也感受到由於女性身份而被另眼相

看，即，她們究竟是被作為「金屬黨」、還是「女金屬黨」來看待的？

有點介意這種標籤，曾經有個樂手跟我搭訕的開場白是一句：金

屬女？我當時有點生氣，回了一句：「偽搖」。（受訪者 J）

連樂隊也會在現場特別提到「看到很多女性也來到現場很開心」什

麼的，這樣很難不產生「我來是不正常的」……（金屬圈對女性）不

太友好吧。但不是指身體物理上的，更多的是態度上。比如作為

女性去看金屬現場，有部分混圈男樂迷會直言很奇怪啊什麼的，

有一次，我身邊的男樂迷還特地和他旁邊的女性換位置，說「你們

兩個女生一起比較好聊」……Exo me?（受訪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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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不僅僅是在音樂上另眼相看的問題。諸如迷笛音樂節多次出

現的傳遞充氣娃娃事件、女性樂迷或主唱在人群中「跳水」被摸、被扒

衣的事件（日越，2012），都更極端地展示了場景中男性共同體的狂歡

與自負，女性似乎很容易被當成「果兒」（groupies）或「充氣娃娃」般的

存在，即她們彷彿是天然作為潛在戰利品或某種「福利」出現在其中

的，而這種性別秩序和霸權可能是許多狂歡的男女樂迷自身都沒有意

識到的。但正是在對金屬場域不斷深度介入的情況下，受訪者H感到

了曾經充滿「歸屬感」的「烏托邦」的幻滅和「邊緣感」的再生：

以前當過一陣子搖滾吧吧主……當時只有歸屬感，像一個烏托

邦……時間長了發現不是這麼回事……下了「金屬黨也有傻逼」

的結論，所以即使是音樂節也開始有邊緣感了。有時候演出完一

起吃飯之類，你能明顯感覺你說話不被當回事，有時候你要是跟

什麼男性朋友一起甚至根本沒人理你，好像你是被帶來的果兒一

樣，好像說什麼話題都是，這種真的回家之後會很火大……後來

基本不會參加330這種大型直男金屬音樂節，就算參加了也基本不

怎麼說話就玩手機。

於是，儘管許多女性樂迷依然追求日常「邊緣感」體驗，但金屬場

域內部的這種「邊緣感」卻最終又導向了她們對「女金屬黨」標籤的拒

斥，並退回到對音樂本身的關注和自我享受中去：

有一陣非常想把自己身上所有標籤都撕了，想著「為什麼要給自己

分類呢」，「為什麼別人說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呢」，因為好多人說

自己怎樣怎樣其實都不是……後來就也開始不在乎什麼重型不重

型，音樂應該是自我享受。（受訪者H）

曾經標籤過，又撕掉了。我現在很少關注金屬圈子的事，只關注

幾個樂隊有沒有新歌。（受訪者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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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再議「性別化傾向」與認同

每次看演出我其實都會糾結穿得性感還是穿樂隊LOGO的T恤。

—由於性別問題在金屬場域中的敏感性，外形風格因而與場內

認同息息相關，曾作為貝斯手的受訪者G表達了她的矛盾感。事實

上，無論是男性化、還是誇張的女性化裝扮，都可說是對日常和傳統

的挑戰。但由於金屬場景對女性特質的驅逐，因此女樂迷所面臨的「究

竟以何種形象進入才能在陽剛粉都中獲取資本」的問題，總是導向了起

碼要「避免女性化」的結果，這也是為何傳統上那些被認為是「真正」金

屬樂迷的女性總是男孩子氣的「酷女孩」：

最後我都會選擇了啥也不露的樂隊T恤。我會不想別人認為我

是果兒或者什麼都不懂，或者技不如他們（男性）的女人，我認

為，在現場的女性很容易被誤以為是以上的……我記得有那麼一

句話，「真正的姑娘不是搔首弄姿的婊子，而是站在人群中mosh

的」。（受訪者G）

我覺得我更偏向穿自己喜歡樂隊的T，個人喜歡穿的男性化一

點……穿著男性化更符合金屬這種音樂吧，酷酷的比較有感覺。

（受訪者F）

此處，團T似乎承擔了一種更為穩妥的「中介物」之功能，它所突

出聲明的乃是金屬黨身份，從而某種程度上逃避了對性別化傾向的選

擇和探討。然而，不帶女性特質的團T本質上依然是偏向男性的著裝

類型，許多團T甚至只製作適合男性身材的大碼（亦可見呂逸瑄，
2014），由此連同著pogo、mosh等樂迷實踐，這種去除女性化的外形

直觀地凸顯女樂迷「內行人」的身份，表明自身並非場景中男性共同體

的「她者」，即她絕不是「搔首弄姿的婊子」，亦不是淺薄的「追星族」。

而通過「正確」的性別傾向贏得地位，這正如我們在諸如「光頭黨」這類

同由男性支配的群體中所看到的—女孩被分配的角色取決於她們 

協調傳統角色與越軌角色的能力，她們因此發展出了強悍、有支配 

力的假小子（tom boy）形象，積極採用和男性一致的活動抹去性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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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表明自己的核心身份，並拒絕「蕩婦」的譴責（邁克爾．布雷克，
2017）—「男性化」程度這一亞文化資本對女性在樂迷群體中的被接受

度同樣至關重要，「酷女孩」們看似不受羈絆，或許恰恰是場域內男性

支配的羈絆體現，因為所謂「不受羈絆」的內涵是不受女性風格的「羈

絆」，而「酷」在此亦更多地呈現為一種男性的風格。

事實上，女樂迷的性感風格的確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社交競爭，而

非樂迷身份認同。這種與陽剛氛圍格格不入的風格或意味著一種焦點

的轉移，即「性感」取代了她們對於金屬的熱愛和對音樂的專注，成為

男性凝視的唯一對象—而這一音樂之外的轉移有降低自身在粉都中

地位的可能性。於是，儘管一方面性感風格樂迷似乎能夠使她們的外

表成為一種資本，以其中極端的例子「果兒」們來說，她們正是將自身

的性魅力作為交換的商品吸引場景中男性樂迷乃至樂隊成員的注意；

但另一方面，這種性感資本在粉都—尤其是女性粉都—之中是充

滿爭議的，「真」金屬女樂迷和「果兒」之間也因此一直存在著緊張關係

（Howe & Friedman, 2014），可以說，這種高亞文化等級的「真粉」與低

等級的「果兒」的區分，相比於在全體樂迷中，在女性迷群內部其實有

著更加深刻的區隔，從而導致了某種程度上對性感風格的邊緣：

那種男人多的地方，自己穿那麼性感，不符合金屬場所，要酷一

些的融入，穿的太性感去聽金屬，會被認為是果兒。（受訪者F）

以前就非常看不起音樂節大妞。不過現在還是不會跟音樂節大妞

交朋友就是了……全程自拍，平時應該聽流行，到音樂節恨不得

只穿胸罩。（受訪者H）

又不是夜店又不是露肉去的……我其實看見穿的性感的就有一點

點反感，不知道為什麽。（受訪者 I）

然而，除作社交競爭理解外，是否還存在闡釋性感風格的其他可

能？裴諭新（2013：235-237）對上海70後女性的「性」研究中就曾反駁

過指責年輕女性「性的商品化」觀點，她認為處在視覺中心的女性正是

通過對「性資本」主動調用，不斷改變自己的策略與武裝從而取得了某

種控制權。而出於女性在金屬樂（音樂及MV）中的一貫形象，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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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性感風格的展示，將自身塑造為美麗而又危險的存在，甚至很可

能就是一種因為以往研究過度關注男性支配和父權文化、而被忽視或

低估了的金屬樂中特有的另類資本
• • • • • • • • • • •

。

如前文所述，金屬樂中女性的存在是以一種對男性控制和情誼有

巨大威脅的誘惑形式呈現的，「令人聯想起19世紀歌劇中對莎樂美或卡

門一類女性角色的建構……是令人愉悅的，同時也是令人恐懼的，是

天使也是巫女，是誘惑者也是恐怖本身」（Walser, 1993, p. 118）。一方

面，她們借由性感削弱了消極、溫順的女性形象，主流理想女性氣質

要求的「自然美」或「保守的精緻」在此以豔麗的風格被打破。而女性特

質的積極主張和重塑事實上使她們在陽剛場域中更加「可見」了，其所

表達的是一種被喚醒的女性欲望，將自身變成性別展示活躍的主體。

另一方面，儘管她依然不能避免成為男性凝視的對象，但通過將自身

打造為金屬樂中所對應的、魅惑而具有破壞能力的女性存在，性感風

格樂迷獲得了某種被金屬文化自身承認的、作為對立面的支配力量；

甚至，吸引男性的關注正構成了她對男性支配的主觀消解。結果便呈

現為：她們有意無意地恰恰利用了這一陽剛場域中頑固的男性偏見，

為自身賦權而從傳統性別角色中解放出來，並由隱形的周邊進入到某

種中心地帶，在男性氣質的壓制中開闢了一個女性空間，為自己找到

了一個主動的、可見的角色。

結論與討論

在全球文化流動圖景下，本文借由對大陸金屬樂場景的關注，呈

現在這一東西方父權文化相遇、相認並共同支配的陽剛場域之中，女

性迷群的聆聽與認同。這群在傳統和現代的張力之中成長起來的女

性，借由大眾媒介、互聯網新技術、音樂節等，金屬樂以旅行的方式

進入她們的生活並駐紮，她們或被其中的情緒釋放、宣洩所觸動；或

在其中尋求女性身份難以獲得的陽剛力量感，並在這一力量中尋求庇

護和安全感；又或金屬樂事實上成為一個過渡性中介，既是「強效迷幻

藥」也是「武器」，女性樂迷借此緩解了與生活的緊張關係；也有人試圖

從這種陽性文化中尋找屬於自身的、女性的、如莉莉絲般的反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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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對抗社會性別建構的成見，也對抗現實與日常的虛無。儘管面臨

諸多不理解，甚至在生活中可能因為金屬黨身份被邊緣，但在邊緣的

金屬樂之中她們又找到歸屬感。然而，在金屬場域之內，她們卻又由

於自身女性身份而面臨再次被邊緣的可能—雖然一些女性似乎不為

此困擾，如「心中住著一個英雄少年」的樂迷，金屬慣習可能恰恰契合

了其傾向；抑或女性因體會到「雄化」所帶來的特別「力量」，而十分享

受非常規的性別展演—但它們的意義仍是有限的，因為那些英雄主

義、男性氣質的性別表演並非僅僅是出於個人選擇，而更因為它們是

被深刻嵌入於這一場景中的父權文化資本。與此同時，另一些女樂迷

則由於深度介入而體驗到其中「性與性別」問題的尖銳，她們清楚地看

到場域中男性文化的霸權與區隔、傾倒式的性別秩序，因此打破了對

樂迷共同體的烏托邦想像，退而回到音樂本身的審美和「自我享受」中

去—女性樂迷所經驗到的，乃是一種基於日常及金屬場景的「雙重
• •

邊緣化
• • •

」。

由此看來，金屬場域正是賦權又限制了女性樂迷。一方面，金屬

樂的邊緣性提供了一個與主流區隔、短暫逃離日常生活（及其中主導性

父權結構和主流性別成見）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女性在金屬樂中的賦

權又在陽剛場景中顯得敏感、受限甚至對立—她們從個體出發，實

現逃離，在微觀上似乎實現了對自我的解放和賦權，但在結構的意義

上依然處於父權文化之中。而這或許展現了女性樂迷境況中的某種「共

存性」，即一方面它體現了文化競爭中微觀的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則向

我們展示了，金屬樂對女性樂迷從來不是一個距離宏觀社會結構和日

常生活世界極其遙遠的抵抗。

此外，長期以來對女樂迷風格之討論主要停留在「男性化」與「金屬

樂認同」這一經典問題上，但於Livehouse的在地觀察中，大陸現場中女

性樂迷所呈現三種主要外部風格—男性化風格、性感風格及潮酷的

叛逆風格—的交織生態，卻顯著展現了場景中相互纏繞著的文化競

爭與社交競爭，並暗示了某種混雜的身份與模糊的意識形態。由此，

「出現」並不一定意味著文化認同，當下大陸城市中青年消費文化的切入

改編了亞文化參與的原始敘事。即一方面，其中的文化認同似乎並非獨

屬於金屬樂，而更像是一種在眾多音樂風格間流動著的、且可上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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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年人共同的「酷」與反叛的文化；另一方面，在眾多大陸城市中，

一間Livehouse的開業 4 隨著知曉度的提升和沉澱，愈發意味著的是城中

出現的青年休閑娛樂、社交的新型消費場所，5 年輕人對於具體亞文化

的忠誠和認同不再是支撐場景的唯一。因此，我們看到，在諸如南京的

金屬場景中從未出現身著樂隊團T的氣候，人們似乎並不在意這種依照

金屬自身元素而建構的認同，參與者選擇的多僅是黑色調或戲謔風格的

服裝，從而形成我所稱的「潮酷的叛逆風格」；與此同時，現場女性的性

感風格，一方面可能是叛逆或金屬文化內部「另類資本」的產物，另一

方面則可能更是出於社交競爭，因此相比於西方，在中國金屬場景中更

少看到男性化女樂迷（tom boys）—既然場景中的金屬認同並非到場的

支配性理由，那麼這些女孩們就無需成為假小子，只需夠漂亮即可；而

同樣以亞文化空間作為娛樂社交場景的邏輯，我們也可以理解那些現 

場中打扮成閨蜜聚會般風格的女孩們，亦能理解那些結伴而來、在
Livehouse巨大的音量中努力交流、相互照顧的女孩。

最後，我認為雖然三種女性樂迷的風格互不相同、甚至有所衝

突，但卻都展現了大陸亞文化場景中蘊含的某種潛力，即對新的女性

氣質的探索，將女孩從傳統的理想中國女性形象中解放出來。而這些

策略不盡相同的實踐，恰恰可能構成了年輕女性日常生活中女性主義

微觀政治的希望—儘管這種希望背後的驅動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的，

「並非出於社會變革的政治承諾（political commitment to social change）

而是利益的慾望（desire to profit）」（Zheng, 2016, p. 146），由此在當下

中國可能依然是有限的。

本文雖以性別討論為主，但需強調的是，性別認同問題絕不是獨

立發生的。若僅對於父權文化過度聚焦，或許會遮蔽那些場景中的複

雜性關係。而由於在全球化和消費的時代當下文化身份的混雜，全球

與本地、傳統與現代、日常與越軌、商業與獨立的界限日益模糊，這

種對於場域中「相互作用關係」的理解還需未來更多工作。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當前還存在諸多限制，未能在此一文中完全突破，由此需

未來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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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訪談對象中僅有三位是我主動請求後同意受訪（我向一

些似乎更加「極端」的女樂迷請求訪談則沒有獲得同意），其他七位皆為

看到受訪者徵求貼文後主動參與訪談，樣本故可能存在某種隱含的篩

選。也因此，受訪者並未能窮盡所有「典型」金屬樂迷類型，對於那些

在聆聽中愈發消極和陰暗的極端樂迷（Martin, Clarke & Pearce, 1993），

未能成功訪談到她們乃是本文的一大遺憾，未來研究當嘗試發掘她們

的經驗，或可豐富對金屬樂中「力量」的理解。

其次，本研究採用「性別」視角切入金屬場景，傾向首先處理由於

共同面對場景中「強大且緊密的男性霸權」而建立起來的女性「集體身

份」。然而，女性並非均質的群體，她們無疑存在階級、價值觀念、性

別認同等諸多方面差異。未來研究應關注「女性」身份的多重性，嘗試

理解家庭、教育、社會階層等等因素與其性別認同和經驗的關聯，無

疑將有助於在更深刻層面上理解女樂迷身份塑造的風格與認同問題。

最後，正如北京女樂迷對南京樂迷不穿「團T」而多穿「潮牌」的困

惑所暗示的，大陸內部亦存在巨大的文化景觀差異，地方間金屬樂消費

文化的不同意味著並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真實」地代表大陸，由於

上海和南京在消費主義文化、都市化、國際化等方面的特殊經濟社會狀

況，必然導致我的觀察存在局限。對此，研究盡量保證了訪談對象的地

域分佈均衡。但無疑，不同城市的金屬文化和迷群生態，乃是各自鑲嵌

在其地方「社會－歷史」狀況中的，未來研究若欲進一步深入大陸金屬

場景，務必要拓展田野點，去探索地區間金屬場景和文化的「同」與「不

同」（如「北京搖滾」與南昌、成都等90年代中後期崛起「外省搖滾」）。

註釋
＊ 由於「Mosh」一詞沒有通用的中文說法，此處姑且採用「遊戲」表達類似意
涵，該詞原意是指在金屬樂現場中樂迷之間故意的身體衝撞行為（非惡意
攻擊）。

1 如Black Sabbath的著名歌曲Lady Evil中女性就被描述為「witch」、「needs 

the darkness」、「can’t face the light」。
2 例如，Dokken樂隊的許多歌曲都被認為專攻了這種敘事（Walser, 1993），
如Heaven Sent、Kiss of Death、Prison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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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性樂迷從來都是少數，儘管有Bon Jovi這樣以浪漫策略吸引了大量女性
的樂隊（Walser, 1993），但這並非金屬樂的主要面貌，而90年代以來以死
亡金屬、黑金屬為代表的更加暴虐、黑暗的極端金屬樂的出現，則更加令
多數女性難以接受。

4 大陸許多中小城市都沒有專門的Livehouse，多數非一線城市的省會城市
則通常有1–2個左右Livehouse。南京直到2016年OLA Livehouse的開業才
真正意義上有擁有了一間具備專業水準和規模的Livehouse。相比之下，
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則更早且更多地擁有各類亞文化空間，空間分化和
選擇的豐富或許導致了一線城市和其他（以南京為代表的）多數城市亞文
化消費的差異。

5 事實上，儘管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仍顯示了工人階級身份和家庭出身與金
屬樂迷身份的關聯度，但在諸如峇厘的金屬場景中，研究者則指出當地樂
迷們「顯然是中產階級的」（Baulch, 2003）—大陸金屬樂場景顯然也與那
種將亞文化視為工人階級的某種鬥爭形式之觀念存在嚴重不一致。如果說
階級因素對審視全球金屬文化仍具意義，那麼它也不可能僅僅是工人階級
身份認同的表達。而隨著80年代以來階級政治和階級意識在全球日漸衰
落（邁克爾．布雷克，2017：16），或許正如Brown（2011）指出的，「在諸
如文化上傳統、或一神論的社會中，中產階級青年對於金屬樂的偏好很可
能是一種出於激進的差異化與個人化而產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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